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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汉字在日语中的影响和作用

［摘 要］汉字起源于中国，在传入日本以后，成为了日本文字主要的组成部分。汉字的输入，不仅使日本产生了音标文字“假名”，还根据汉字的特点，用“六书”造字法，造出了日本“国字”。毫无疑问，都是汉字对日本语言的重要贡献。汉字是中日两种语言的相互沟通、相互影响、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和发展的中枢纽带。汉字在传入日本以后，为日本的零文字历史填补了空白，同时也从内容的形式、方法和内涵上，丰富了日本语言的表达。如今，日本人虽然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，但始终没有把汉字的地位取代了。汉字的地位以及它的这种超强的生命力，主要是由于汉字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。 
［关键词］汉语 日语   

一、汉字对中日语言交流所做的贡献 　　 
　　在中日语言长期的交流、借鉴和引进的过程当中，中日相互通用的文字——汉字，使汉语和日语之间产生了一些相互影响的效果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古汉语(连同中国文字——汉字)传入了日本以后，对日语的文字、语音、词汇等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　　1、在文字方面 
　　(1)奠定了平、片假名产生的文字基础。据相关文献记载，日本本来是没有文字的，汉字传入日本以后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是用类似于古汉语的读音来读汉字的。后来经过种种摸索，发明了音、训兼借的“万叶假名”。在这基础上终于创造出日本人自己的文字——平假名和片假名，并且逐渐的形成日本独有的文章书写方式——汉字假名混写体。 
　　(2)提供了创造“国字”的依据。在不断的社会实践过程当中，为了表达日本独有的事物，聪明的日本人利用了汉字的“六书”造字法的原理，创造出了日本独有的“国字”。汉字不仅是日本文字的母体，而且也是日本文字的主要组成部分。 
　　(3)为了吸引外来语提供了便利。由汉字慢慢演变的日本平、片假名的创造和使用，又为近代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。 　　
2、在词汇方面 
　　汉字的传入，增加了大量的日语的词汇，使日语的表达能力丰富化。 
　　(1)弥补了日语抽象名词的匮乏和不足。和语中，表达抽象概念的名词以及有关星座和人体内部脏官的词汇很少，汉语的传入给日语增加了大量的词汇，特别是弥补了用和语词无法表达的抽象词汇的不足之处。

(2)对日语的词汇结构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学习日语的人都应该晓得，日语的词序是宾、补在前，动词在后的，这与汉语恰恰相反。比如： “山忆登石”是中文“登山”的意思；“本卷靛老”是“读书”的意思。日本人在学习接受汉语的同时，不知不觉的也吸收了汉语语法的词序，创造出了反映近、现代化文明生活的词语。比如：“凳雷、人学、肚草、肚军”等等。这些词语的产生，充分的说明了日本人的某些语言习惯其深层已经逐渐被汉语化了。不过，日本人终究是日本人，再长一点的词语就不会这样说了。如只能说“胜草禁止”“输人制限”，而不说“禁止胜草”“制限翰入”。 

3、在语音方面 
　　汉字的传入，增加了日语新的音节，充实了日语的语音系统。 
　　(1)拨音的产生：古日语中没有拨音“忘”，汉字传入日本时，带去了鼻音。为发出这一种原来没有的音，日本人经过反复的尝试，终于创造出了能够替代汉语鼻音的日语拨音“忘”来了。 
　　(2)促音的产生：中国的古汉语原来是有入声的，传入日本后，日本人则根据促音的特点，创造出了模仿中古汉语入声的促音。后来，促音又广泛的被用于和语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于音变和加强语气。促音的产生使日语的语音更加丰富而且有力。 
　　(3)拗音的产生：在奈良时代的日语音韵体系中，拗音仅限于“劝”行和“b”行。在引入汉字的时候，为了更加准确的发出汉语音而出现各行拗音，并且作为普通的日语发音固定下来。所以，现在日语中大量的拗音也是汉语对日语影响而产生的结果。此外，还有日语当中的浊音、半浊音以及音变等各种现象，也是受到汉语的影响。总而言之，汉字的传入，充实了日语的原有的语音系统，对日语的音韵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汉语形成书面语表达系统——文言文之后，长期在文化上占着绝对的优势，和不断变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。这种文风对日本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自从10世纪之后，日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也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异。直到17世纪“町人”（商人）文学兴起之后，口语才登上了文化舞台。

    由于汉字与汉语的深刻联系，由于汉字和汉语语素的造词也进入了日语词汇的发展进程，应该说，汉语和汉字已经汇入了日语发展的主流。因此，虽然有后起的假名和罗马字拼音，汉字在日本语文中也早已成为挥之不去、不可或缺的成员。日本的语文运动曾有人主张不用汉字，并一度把“当用汉字”压缩到1850个，后来修订时又增加为1945个，加上准用的人名用字，现有的日本汉字总数达到2111字。可见汉字这个文化使者已经成了主人的一员了，作为来自中国的舶来品，汉字在日本早就落地生根，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了。
      日本人引进汉字、汉语，不但善于适应日本语的特点，切合实际的需要，而且富于改革精神。数百年来，日本在使用汉语汉字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，其中也进行过多次改革，有些措施是相当科学的，不少日式汉词已经“出口转内销”，有些经验也已为中国所吸收。应该说，有些改革措施至今还值得我们借鉴。
明治维新之后，日语里运用汉字转译西语用来表达现代生活的新词，在19－20世纪之交已经大量返回本土，成了现代汉语的新词。据刘正埮、高名凯等《汉语外来词词典》，汉语借用日语词就有896条，加上近数十年间所借用的应该有上千条。例如“音读”的经济、根本、甲板、机关、信服、宣传、德育、体育、遗传，“训读”的“读物、立场、取消、打消、亲子（当时就已经存在，沉寂一段后现在有重新起用。）、手续、物语、广场、场合、出口、取缔、引渡；音读和训读混用的：赤字、赤潮、两替屋（外汇兑换店，港台还在用）、身份、浴场（后又重新起用）等。无论是日语中的汉语词或汉语中的日语词，用汉字写出来，这一类词的字义相加和词义大体是一致的，都已经难以肯定是不是借词了。难怪有的学者把这些词排除在外来词之外。可见在中国和日本，这种词汇的交流已经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。改革开放以来汉语里又进入了不少日语借词，如：职场、年金、看板、量贩、过劳死、人脉、政治献金等。

二、汉字在日语语言中所起的作用      

汉字在日本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，日本的重要典籍和文物，都是用汉字来记录的，汉字使日本人和他们的传统文化紧密的连在一起。
汉字具有极强的表意映像能力。因为人们在看到汉字的同时，会因脑神经闪电式的反射作用而得其所意，这是假名及拼音所无法比拟和抗征的。在特殊的场合和 状况下，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日本人看到用汉字书写的日本天皇的大名时，情绪就会立刻激昂起来，产生让人们无法克服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。
　　日本的同音词太多，约占日语词汇的36.4%，同样的读音，常常可以写成几十个汉字，例如读作“告”.的汉字就有“辉、聆、规、纪、着、摄、氛、楼、器、期、基、木、榭、黄、奇、己、鬼、食、季、生、忌、喜、祈、旗、耙、轨、氛、希、既、葵、掩、窥、企、危、伎、嬉、岐”等几十种写法，如果不用汉字，就会混淆不清，难以分辨词义和句义，发生不可避免的误会。
所以说，汉字是治愈同音字的最佳也是最有效的良药。 
　　汉字是具有音、形、义的表意文字，用它记录的句子，不仅克服了用假名记录句子的冗长，而且也去除了难于理解的弊端，用汉字进行记录，极为简洁精密，常常只从字义或字形上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。如“再石”这个词，汉字有“馥、冤、看、替，轼”等多种写法，而每一种写法都有着思想上的细微差异，这正是汉字文化的精髓所在。它可以按照我们表达的实际需要来选择使用适当的汉字。这是表音文字的假名无法达到的。
日本使用的汉字有吴音、汉音和唐音三种，这些读音都是从古代的汉语通语或方言引进的，因此，日本语言学家，尤其是老一辈的学者，关于汉语的研究首先就集中于汉语音韵学的方面。有坂秀世的《国语音韵史研究》（1994）中就有不少汉语音韵学的研究，例如，运用汉字的韩、日、越对音材料分析《广韵》的重纽现象。服部四郎关于《蒙古字韵》的研究对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很有贡献。藤堂明保据《韵镜》的系统联系日本汉字读音对《广韵》音系作了构拟，对上古音也有所涉猎。他的《汉字语源辞典》（1965）和《藤堂明保中国语学论集》（1987）都是很有影响的名著。后来的一些学者中，平山久雄研究从中古音到现代音（包括通语和方言）的演变过程，由于重视方言调查材料，有许多独到的见解，为许多中国学者称道。平田昌司从发掘徽州方言的田野工作开始，对于语音史的研究有不少建树。此外，远藤光晓研究《切韵》音，花登正宏研究《礼部韵略》，也很值得注意。
　　汉字具有很强的造词能力，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汉字都可以作为日语词汇的构成词，比如汉语中的公园、地铁、银行等等，都是日本人创造的。据相关统计，在当代的日语中，汉语的词汇大约占了47.5%，几乎达到日语词汇的总数的一半。使用汉字，可以使文章简练明确，内涵丰富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，西洋科学大量涌入日本，在翻译或介绍西洋科学、艺术上的一些新词语时，富于创造和模仿的日本科学家和语言学家们，正是利用汉字的这种特殊功能，圆满地完成了与之最相适应的新词语的创造性的翻译。得到了社会和人民的赞赏与好评。 　　 
　　三、日语对汉语的影响
　　与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来相比，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就显得微乎其微了。古汉语在传入日本后，对日本的文字、语音和词汇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可是，近些年来，日语对汉语在单词引进的方面也相应的产生了一些影响。 
　　从古至今，大部分都是日本从中国学到汉字文化，但是如今中国把日语中利用汉字标记的意译词、自造词及古代汉语外来词搬到汉语中来，这主要指的是日语中的汉语词，其造词的结构和构词的形式与汉语相同，中国在学习引进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等的同时，有意识无意识地也将日本的语言文化传入了中国。在中文报刊广告上会常常会见到“日本料理、新发卖、公害、新干线”等词语。还有中文经常见的“理发、公园、银行、哲学、宪法”等词语都是由日本人创造发明的。 
　　更加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人还用古汉语中某些现成的语词进行改造，去意译欧美语词或表达日本自己创造的概念。这些词语再回到中国，就犹如同游子归辉故里一般，是词语中的“回归词”。比如如：“革命”一词就是日本人在翻译英文“revolution”一词时，借用《易经》中“汤武革命”一词改变而形成的；“生产”这一词语，是日本人在意译英语“production”时，是借用《史记•高祖本纪》中高祖的“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产作业。”中的“生产”一词衍变而来的等等。 
　　日语对汉语的影响，说白了也就是日本人利用汉语的特点，运用汉字的造字方法，以汉语(或古汉语)为基础，对汉字进行反吸收、反归纳和反总结的结果。日语的这种利用汉字翻译所形成的西方语言，从狭义的民族心理上看，是不可接受的，可是，要是从民族进步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就应该举双手赞同它。
　　汉字促进了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。日本文化中有相当比例是由中国输入或接受中国文化而发展起来的。而如今汉字的倒灌，这种现象丝毫不会影响这批汉字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实质作用。其本质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融入，这种东、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融，促进了世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，是华夏民族走向世界，走向先进行列的必要条件。完成这一重任的恰恰是汉字。因此汉字有功于世界语言的交融。有功于中国，有功于汉语。为华夏儿女向世界人民弘扬汉字文化做出了贡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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